




















































































































































































































６２１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２０１７ 年第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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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ｐｐ．５－１３．
程恩富、杨斌：《当前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若干新变化》，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
Ｊａｍｅｓ　Ｐｅｔｒｓ，Ｈｅｎｒｙ　Ｖｅｌｔｍｅｙｅｒ，“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４３，Ｎｏ．３ （Ｍａｙ　２０１４），ｐｐ．４０４－４０５．
新社会运动需要重新思考对 “革命”的界定，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时
代，如果不从根本上彻底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和政治统治，仅仅依靠多样化的大众或
少数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在既有政治框架内进行多元民主、大众自治或多元文化主
义的权益诉求与和抗争是软弱无力的①。就此而言，拉美新社会运动与其说是一种
革命理论上的重要突破，不如说是在阶级立场上的一次重大退却。
其次，拉美新社会运动在 “多元文化主义”和 “差异政治”之下，以身份认同
政治来反对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采取凝聚群体的共同意识来维持组织的运作，
关键是群体的身份边界的确认。经济全球化下群体身份越来越模糊化，同时具有多
重的交叉性，例如人种、种族划分和性别的划分与归属。艾里斯·马瑞恩·杨指
出，在无产阶级里存在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在同一劳工群体中还存在北半球的女性
劳工和南半球的女性劳工之间的差异，因此，如何更准确地界定这些群体身份，以
便于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是拉美新社会运动亟需解决的问题。以身份认
同政治为基础的身份差异使身份模糊的群体之间很难形成一个共同的集体意识，因
此迫切需要一个更具革命性和广泛共识性的共同纲领。如果缺少形成共识的制度性
安排，以身份认同政治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很容易陷入涣散无力的境地。
第三，拉美新社会运动处于 “进步的党派”和政府之间的 “夹心”层上，是沟
通底层大众和执政政府的中间力量，这使得它们容易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遭
受多种压力。例如，２００６年墨西哥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奥夫拉多尔不得不以一种所
谓 “亲市场”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竞选筹码。巴西左派政党领导人劳工党人卢拉·
达席尔瓦之所以能当选巴西总统，是巴西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种强烈的民族
主义情绪的反应。但他执政后，却在政治上不断右转，成为市场经济中富人的利益
代言人②。玻利维亚左派组织社会主义运动和印第安人古柯种植者领导人埃沃·莫
拉莱斯正面临着来自底层民众社会运动和国际方面的双重挤压。加上这些社会运动
组织缺乏明确的政治议程、行动纲领，多数没有能够推行自身政策主张的物质力
量，其思想和影响的传播受到很大限制。总之，当前拉美新社会运动要摆脱国际金
融垄断资本与本国政府的联合压制，探索实现真正的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
路，仍面临着诸多局限、困难与挑战。
（责任编辑：金淑霞）
７２１浅析拉美新社会运动的新特征与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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